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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佛坪县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信任视角切入,探究佛坪县以数字赋能

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产业升级进而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的实践经验,并着眼于数字信任建构与

乡村数字治理参与间的相互联系,剖析建构数字信任的行为机制。提出在多元主体互动、多种利益共享、多

种场景嵌入的动态过程中,培育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理念,增强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动力,催生农村居

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以切实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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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同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构建乡村数

字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数字

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指出,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中国的“十四五”时期,要加

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

的驱动引领作用,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上述

政策为数字治理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环境。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新时期国家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其关键是

要激发村庄内生动力,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

水平。新型农民主体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力

军,能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人才资源支持和智力

保障[1]。信任是建立主观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这种

思维纽带是个人和集体作出行动的内在逻辑[2]。农

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作为个体的行为选择,自然

与个体对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的信任程度密切相

关。本文从信任视角出发并结合陕西省佛坪县的案

例,分析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提升的实践路

径与内在机理。

2 多重赋能: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

提升的实践路径

2.1 数字赋能基础设施,拓宽农村居民数字治理

参与渠道

佛坪县在数字乡村试点县的政策影响下,投资

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三级物流配送中心、镇
村级电商服务站,在县域内定点分析、精准投放建设

网点170余个、5G基站20个,并拓展数字化覆盖面

积,增加光缆180
 

km、对接千兆光纤到户端口9000
个,将“经济边缘化”区域纳入数字乡村治理体系,还
结合“一村一政策”的理论,创新打造了袁家庄街道

办农业生产智能化、雪亮工程、应急广播网络建设等

12个重点项目,建设了立体的数字化配套体系。
多维度的数字基建新体系,凭借现代化的技术

支撑,将各类三农数据要素纳入数字治理参与系统,
使各类要素通过数字网络节点得到便捷化、即时化、
集约化的传播,畅通信息交流“堵点”,高效协调“三
农”数据要素,促进农村居民充分接收关键数字治理

信息。数字赋能背景下,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

了全新的媒介和平台。依托各类数字平台,能够推

动村民在办事服务、利益表达、民主参与等领域参与

行为的数字化转型,突破主体间信息及资源壁垒、打
造自下而上的民意双向互动的全闭环治理机制[3],
进而将分散在各个地点的治理要素以数字化方式勾

连在一起,形成“异时异地共在”的数字治理场域[4],
实现乡村智治。置身于各类信息服务场景中,农村

居民能够最大程度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获取

村务信息,并对既有信息进行个性化反馈,实现村庄

·211·

数字农业与智能农机 第7期 2024年7月



数字治理信息互通互动、共用共享,并降低乡村治理

成本,推动形成“乡村信息公共体”,拓宽农村居民数

字治理参与渠道。

2.2 数字赋能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治理

参与能力

佛坪县以“融入西安桥头堡战略”为号召和目

标,全力贯彻“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率先引

进专家开展新型农民人才培育工作,在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重点领域,全力聚集数字人才“强磁

场”的同时,还采取柔性引才的策略,创设院士专家

工作站,持续汇聚数字专家人才。此外,在“开源”的
基础上,以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为契机,借助其经验

和平台优势,通过“引”“育”结合的方式培育电商人

才,并利用“电商陪跑”计划及电商直播大赛等实践

形式检验和巩固数字人才培养成效。
其一,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建立起村民间

良好的信息互动渠道,新型的会话模式将农村居民

的数字思维引入乡村数字治理。政府利用数字技术

获取真实的政务反馈信息,农村居民通过数字化媒

介充分交流研讨,进一步激励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治

理;其二,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利于培养数字治理人

才,使用数字资源和工具的过程中,进一步转变了农

村居民的数字化意识,提高了自身数字学习素养和

数字思维,增强了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治理的自主能

动性;其三,数字赋能农村居民,培育本土化数字人

才,将数字化技术与农业生产、乡村治理等结合应

用,推动农村居民成为对农业农村和数字技术均有

涉猎的复合型创新劳动人才,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

治理参与水平。

2.3 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强化农村居民数字治理

参与需求

佛坪县稳抓时机,成立陈家坝冷水鱼养殖基地、
银厂沟村电商孵化基地等产业项目,利用传统产业

优势和数智技术赋能相结合,提高养殖质量、降低养

殖成本、拓宽销售渠道、打造品牌效应。王家湾引进

“七彩草莓”,构建“数字农业+生态采摘旅游”的农

业发展模式,并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包括“围炉

煮茶”“花花世界”等在内的多个智能物联场景;沙窝

村则借助地理位置优势和深厚历史文化背景,成立

野生大熊猫研究基地和红色文旅产业示范点,将数

字化融入熊猫繁育研究和乡村旅游产业。由此,在
数字赋能农村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二三产业逐步

呈现融合发展的经济格局,而农村居民受益于数字

红利,经济收入得以大幅增长,利益驱动下增强了农

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需求。
数字经济要求农民对数字基础设施具备通用的

数字化素养,还要满足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应用结

合的创造力和认识、接受、运用数字技术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5]。数字经济的发展推进了乡村产业数字化

与数字产业化,拓展了乡村集体资产盘活的数字化

路径,优化了低收入农户帮促的数字化手段,并为乡

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赋能[6]。为提高收入水

平,提高农业产业链各节点可得利润,部分农村居民

开始接触、了解、学习甚至创新数字技术。因此,无
论是数字经济职位的刚性要求,还是农民增收致富

的动力驱使,都强化了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的需

要,促使农村居民自主参与到乡村数字治理中去。
具体实践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提升的实践路径

3 建构信任:农村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水平提

升的内在机理

3.1 多元主体互动,培育农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

理念

佛坪县积极推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责
任一肩挑”,构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长+村民”的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无缝衔接、全域覆盖的网络化

基层党建体系,搭建乡村治理“连心桥”。在反复实

践和酝酿中,落实“党建数字授信”模式,由基层党组

织牵线和引领,让村党支部书记变身网红主播,发挥

“大引擎”带动效能,使数字技术真正落到实处、深入

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同时,村务工作小组致力建

设信息化综合服务云平台,提供基层办公、阳光村

务、民主议事、文明乡风等特色服务功能板块,将数

字化村务服务贯穿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人居等各

方面,并采用“试点+推广”的模式个性化复刻经验

成果,形成覆盖全域的乡村村务服务数字化体系,让
农村居民“有需必用”的刚性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另外,佛坪县引进阿里巴巴集团专家团队,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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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先进科研成果和创新创业项目,推广农业生产

新技术、拓宽产品销售新渠道,面向农民主体宣传智

慧农业。农村居民在参与村务管理、接受政务服务、
进行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持续地接触、了解、习得甚

至使用数字技术,在与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逐渐

形成对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数字服务的初步认知和

信赖,由此突破“信任狭隘”的范围,重构农村居民信

任体系,培育和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感知和数字素

养,推动农村居民数字理念的转变。

3.2 多种利益共享,增强农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

动力

首先,应持续引进数字人才、夯实数字人才基

础、完善数字基建,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其次,在专

业数字人才团队一对一帮扶农户的过程中,一方面

针对农户具体情况设计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方案;
另一方面,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趋势,开发“原材

料供应+代加工”的合作模式。最后,佛坪县通过数

字治理转型,不断优化“一网四化三统一”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和智慧执法方式,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的绿色人居环境,同时主动开发利用公共大数据

资源,深入推动基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由此,在数字红利的辐射下,佛坪县农村居民不

仅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力军”,还凭借农业全产

业链价值的深度开发和数字公共服务普及化而享受

着来自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多节点的利益。在

利益驱动机制的影响下,农村居民自主自觉地将数

字理念及其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利于整

合乡村数字治理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塑造乡村数

字治理共同体的“数字认同”,坚定对数字技术振兴

乡村的信任,在利益共享中增强了数字治理参与

动力。

3.3 多样场景嵌入,催生农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

行为

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佛坪县加强数

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并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原则建设并规范电商物流配

送及服务中心。同时,在全域划定精准范围,推进数

字基建“到村入户”,并按照村民人口密度和相对确

定的分隔距离安置应急信息广播,打造多维度、立体

化的数字信息服务体系,让村民在“想参与”的基础

上“能参与”。此外,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

挥平台,建设乡村基层社会治安“雪亮工程”,为保障

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大数据资源支持。最后,各
村还通过创建微信村务群聊、便民在线小程序等线

上数字渠道,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搭建村务交流

新平台,为村民以实际行动参与数字治理提供虚拟

平台。
佛坪县通过数字化赋能,让农民生产实践、农民

增收致富、农民日常生活、农民治理参与离不开数字

场景。随着数字技术的多场景嵌入,无论是生产、生
活还是乡村治理参与,农村居民已被数字技术所环

绕,构成了数字场景驱动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治理的

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最终在理念转变和动力激发

的基础上,催生了农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行为。

4 讨论与结论

一是多渠道、全方位加快乡村数字治理制度建

设,推动多主体协同参与治理,在多元主体以数字媒

介为主的生产生活实践的互动中,激励萌生农村居

民数字治理参与理念。二是积极引入数字经济,加
快智慧农业建设和乡村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打造

“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数字政府,提供“以人为本”
的数字化政务服务,让农村居民于多种数字红利中

实现自身利益,通过利益共享推进实现共同富裕,驱
动切身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三是加快完善新型数字

基建,构建数字化信息服务体系,搭建村务交流平

台、创新基层自治模式,提升数字技术场景嵌入覆盖

水平,在场景持续的影响下,催生农村居民数字治理

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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